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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俗学学科建设的回顾和展望

刘铁梁
(北京师范大学 中文系, 北京　100875)

　　摘要: 北师大民俗学学科是中国民俗学和民间文艺学最著名的学术中心, 在改革开

放后 20 几年中进入了发展的高峰。钟敬文率领学科点队伍实现了从民间文学向民俗学的

拓展; 不断提出了创新的观点和学术主张; 形成了理论研究与实证研究互相促进的新局

面; 建立了民俗学人才培养的模式。总结这段经历所得到的基本经验是, 学科的开拓与

前进, 必然是顺应时代要求、尊重学科发展规律、坚持学术创新的过程。学科特色及优

势的形成, 根源于不断开拓与探索的实践。学科今后必须坚持学术创新精神, 同时要适

应全球背景下文化建设的新形势, 抓住机遇和迎接挑战, 全面建起未来发展的坚实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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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北京师范大学民俗学学科, 是从 20 世纪 50 年代至今中国民俗学 (包含民间文艺学) 最

著名的学术中心, 在全国高校文科中占有一个重要位置。中国民俗学和民间文艺学开创者之

一的钟敬文教授长期领导了这一学科的建设, 直到 2002 年初他年届百岁而辞世。1949 年, 钟

敬文教授在中文系开设了“民间文学”的课程, 并开始培养担任这一课程的青年教师, 1953

年起招收了第一批本专业的研究生。这种情况, 特别是对高层次专业人才的培养, 表明在新

中国的高等学校里, 民间文学的教学和科研已经正规化。但由于历史的原因, 我国的民俗学

研究在长达 30 年里仅局限在民间文学的范围内, 未能形成完整的格局。在改革开放的 20 世

纪 80 年代以后, 钟敬文教授率领学科点队伍锐意进取, 依托“民间文学”进行“民俗学”的

学科整体建设, 经过几年的实践促使民俗学在高校中获得正式的建制①, 进而又不断提升了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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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北京大学在 1920 年成立歌谣研究会, 1922 年创办《歌谣》周刊; 中山大学 1927 年成立民俗学会, 是
年创办《民间文艺》, 1928 年起改出《民俗周刊》。历史上的这些属于民俗学和民间文艺学的学术活动,
虽然是依靠大学而开展, 也发生了不小的影响, 但主要是学者们志同道合互相协作的行动, 还不能说
那时已建立由专职人员组成的正式机构, 更难说已设置持久固定的人才培养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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俗学在高校文科中的地位。1988 年, 北师大“中国民间文学”被教育部认定为高等学校重点

学科, “九五”期间成为国家“211”工程子项目建设的学科。1997 年, “民俗学”被首次列入

国务院学位委员会颁布的“研究生培养专业目录”, 将“民间文艺学”包含于其中。此后, 以

民俗学为名称的本学科点, 又继续于 2000 年成为高校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 于 2002 年

再次通过高等学校重点学科的审查和批准, 从而进入国家“211”工程二期建设规划。总的来

说, 最近 20 几年, 北师大民俗学学科进入了前所未有的快速发展阶段, 并且对全国民俗学的

恢复与兴起发挥了重要的带头和推动作用。这段经历是值得认真给予总结的, 从一定意义上

说, 这也是中国当代民俗学史上的一个研究课题, 但本文就此发表一些初步认识, 是为了学

科能够合理利用已有的经验, 形成今后更加自觉的发展思路, 向着更加远大的目标前进。

一、学科开拓建设的基本经验

北师大民俗学学科在近 20 几年的发展, 主要说来有四个方面的表现: 一是研究的领域从

“民间文学”拓展到“民俗学”; 二是先后提出了“民间文化研究”、“民俗文化学”、“建立中

国民俗学派”等学术主张或理论方法体系; 三是出版和发表了一批创新性学术研究成果, 形

成了理论研究与实证研究互相促进的新局面; 四是专业人才的培养提升了层次和扩大了规模,

向全国高校同行提供了具有示范意义的教学改革经验。学科建设能够取得这些开拓性的进展,

归功于钟敬文教授的有力领导、言传身教和率先实践, 也离不开他的弟子张紫晨、许钰、陈

子艾、潜明兹等几位教授和刘魁立兼职教授所发挥的学术带头作用。岗位上的中青年教师在

教学改革和各个研究方向上的艰苦探索, 使学科得到了不断发展的动力。来自各地兄弟院校

的访学教师和历届研究生的积极支持与配合, 也是学科发展的必要条件, 对此我们难以忘怀。

从民间文学向民俗学的拓展, 是本学科近 20 几年发展的基本经历。从 1979 年起, 北师

大受教育部委托组织全国高校力量编写《民间文学概论》教材, 使得一些原来从事民间文学

专业的人员被重新集结起来, 标志着在“文革”后民间文学正常的教学科研工作得到恢复。当

时, 需要解决的主要学术思想问题是消除“文革”极左思潮以及教条主义遗留的影响, 同时

也需要重新建构民间文艺学的科学理论体系。因此, 概论的编写担负起突破思想障碍和打造

好学科建设基础的艰巨任务, 这个任务用一年多时间完成, 成果于 1981 年出版。与此同时,

钟敬文招收了“文革”后的第一批研究生。“中国民间文学”学科点在 1982 年开始拥有博士

学位授予权, 1986 年实际开始招进博士生。经过几年教学科研实践, 本学科自 1986 年起, 实

际上已由单一的民间文学研究方向扩展为民间文艺学和民俗学两个研究方向, 尽管那时在国

家的《研究生培养专业目录》中尚没有“民俗学”的名目①。为将两个研究方向统一起来, 并

扩大与相邻学科的合作关系, 钟敬文与张紫晨等从 90 年代初又酝酿成立“中国民间文化研究

所”。这件事情的起因, 也是受到当时整个学术环境的影响, 与当时发生的关于中国传统文化

的讨论热潮有一定关系, 包含着倡导和加强民间文化研究的动机。张紫晨去世之后, 1993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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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张紫晨教授在 1986 年招收第一批民俗学方向的硕士研究生, 1987 年又开始招收第一批民俗学方向
的博士研究生。从而, 在“中国民间文学”这个二级学科的名目之下形成两个研究方向, 即“民间
文艺学”和“民俗学”。这样的包含关系虽然不够合理, 但作为一种行动的策略, 却为 10 年之后在
国务院学位办颁布的“研究生培养专业目录”中正式列入“民俗学 (含: 民间文艺学)”打造了实践
的基础。



在钟敬文指导下, 我们正式提出建立与教研室同体异称的中国民间文化研究所, 获得了学校

的批准①。这一举动, 反映出我们根据学科发展规律和适应社会文化变革的需要, 积极开创学

科建设新局面的进取精神, 因而受到了学界广泛的赞同。民俗学概论性著作在 1985 年就已问

世②, 不过, 北师大在本科生中开设这种课程稍晚于研究生培养的实践, 从 1989 年起, 许钰

等先后在中文系主讲民俗学。与此同时, 学科点 1987 年开始连续接收民俗学的高级访问学者,

从 1994 年起开始招进博士后研究人员, 至此, 我国民俗学的教学和人才培养在北师大首先达

到最高层次和形成最完整的机制。

学科总体上是适应社会和学术环境的变化, 按照学科发展规律而积极进行建设的, 回顾

这一过程, 可以总结出三条基本经验。第一条是, 学科建设目标和任务的确定, 需要顺应学

术发展的时代潮流, 力争占据全国同类学科建设的制高点。进入 80 年代前后, 在“解放思想,

实事求是”的精神指引下, 与多种其他人文社会科学一样, 民俗学研究已被呼吁恢复和大力

开展, 这种情势使本学科点的发展既获得了机遇也迎来了挑战。事实上, 民俗学恢复伊始学

科点就发挥了重要作用, 甚至是全国民俗学恢复建设的策源地。钟敬文在 1979 年与其他 6 位

著名教授联合发出恢复民俗学的倡议, 他又在 1983 年亲自主持中国民俗学会第一次代表大会

的召开并被选为学会的理事长。为使中国民俗学重新踏上一条健康发展的道路, 钟敬文还发

表了一系列关于民俗学整体建设的论文和讲演, 起到了他作为引领者的重要作用。在当时的

情况下, 民俗学恢复、建设的一些具体工作任务历史地落在钟敬文所领导的北师大学科点。可

以说, 我们做到了“不辱使命”。例如在学术活动的组织方面, 学科点作为中国民俗学会常设

办公地点, 支持召开了几次全国性学术会议, 还举办了多次研究班、讲习班和经常性的报告

会等。更重要的任务是, 我们开展了基础理论和学术史等多个重点研究项目, 特别是扩大了

专业人才培养的规模, 加强了教学改革和对研究生培养模式的探索。正是这些任务的完成, 才

使得学科点真正成为全国民俗学发展的中心。

第二条基本经验是, 学术的开拓和创新, 必须尊重民俗学发展规律, 特别是要突显对中

国民俗学性质、特点等根本问题进行不懈的探索。在民俗学被恢复之初, 教师们为了胜任工

作, 都自觉地重温民俗学发展的历史, 在继承我国民俗学传统的同时, 也尽力吸收国外新的

理论、方法和经验, 以能够进入学术主流和占领学术的某些前沿。我们认为, 民俗学研究的

对象, 是广大民众在社会生活中创造和传承的文化, 其内容不仅极为丰富且有待发现, 又有

着与上层知识分子创作很不相同的特征, 因而在资料的收集、理论的解释和方法的创新等各

个方面都需要不断地有所突破, 既不能完全照搬上层精英文化研究方式, 也不能满足于已有

的研究经验, 因此不断地向前开拓和勇敢探索是每一个人义不容辞的责任。

第三条基本经验是, 学科改革和创新局面的出现, 很大程度上是由于保持和发扬了民俗

学历史上形成的学术革新精神。中国现代的民俗学在“五四”时期诞生, 它既受到西方先行

的民俗学等现代科学的影响, 又与时代的社会变革、思想解放潮流发生着密切联系, 是新文

化运动中一个显要的组成部分, 代表了当时学术思想上的民主性倾向与革新精神。在以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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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如 1985 年先后出版了乌丙安的《中国民俗学》和张紫晨的《中国民俗与民俗学》。

此建议受到从海外归来的王铭铭博士的敦促和美国历史学家欧达伟教授的赞成及附议; 杨国昌副校
长直接指导了建所工作。



发展过程中, 民俗学关注民众的科学性格一再地显现出来而没有褐色, 它对于学术界突破原

有疆界和眼光局限, 对于整体观地研究中国历史和文化传统, 对于认识现实的国情与民情等

方面, 都具有一定启发作用。因而, 我们也切身体会到, 民俗学在探索中尽管会遇到较多的

困难和障碍, 但只要坚持对民俗学的自信, 坚持学术创新的精神, 就必然会打开工作的新局

面。总括上述三条经验就是: 学科的开拓与前进, 必然是顺应时代要求、尊重学科发展规律、

坚持学术创新的过程。

二、学术创新的主要成果

最近 20 几年, 钟敬文领导北师大民俗学加强了学科基础的建设, 重点开展了基本理论和

学术史的研究, 学术创新的成果首先集中于这些著述之中。另一方面, 学术整体的创新需要

以大批专题和个案研究给予支撑和提供源源不断的动力, 所以在各个分支方向上, 我们也发

表出版了具有较高水平、数量可观的论著和调查报告。在基础研究和实证研究互相结合的探

索过程中, 学科进一步形成了自身的传统和逐渐显现出比较鲜明的特色。

在民俗学包括民间文艺学的基本理论、学术史等研究方面, 钟敬文陆续地发表了《把我

国民间文艺学提高到新的水平》、《关于民俗学结构体系的设想》等多篇重要论文, 更主编了

《民间文学概论》和《民俗学概论》两部标准教材。张紫晨的《中国民俗与民俗学》、《中国民

俗学史》, 许钰的《口承故事论》, 刘魁立的《刘魁立民俗学论集》、潜明兹的《史诗探幽》、

《神话学的历程》等专著, 陈子艾的《我国现代民间文艺学的开端》等重要论文, 都是有较大

影响的研究成果。近年来先后出版了董晓萍的《民俗学导游》、赵世瑜的《眼光向下的革命——

中国现代民俗学思想史论 (1927—1937)》、萧放的《〈荆楚岁时记〉研究》等, 教师们也发

表了一些在这方面有较大影响的论文, 多具有理论方法或分析批评上的创造性见解。所有这

些都表现出学科点在基础研究方面投入了比较大的力量, 也取得了明显的收获。对于理论方

法体系和学术传统的研究, 不仅是民俗学恢复之初最重要的任务, 而且是伴随民俗学整个发

展过程需要不断深入开展的工作, 因为随着调查和研究的深入开展, 理论方法和研究方向的

问题会一再被提出。所以这类研究也经常作为博士学位论文的选题方向或问题意识, 如高丙

中的《民俗文化与民俗生活》、黄涛的《民间语言现象的民俗学研究》等, 就是对民俗学整体

或者局部理论问题的富有创见的研究成果。再如朝戈金的《口头史诗诗学——冉皮勒〈江格

尔〉的程式句法研究》及贾放新近完成的《普罗普故事学思想研究》等在对域外民俗学理论

的掌握或运用上也颇有深度。

例证的举出不可能详尽, 但已经说明学科点在基本理论、学术史方面的研究成果是比较

突出的。从总体上看, 这方面研究对中国民俗学在新时期的恢复与发展, 起到了加强基础和

带动整体创新的重要作用。钟敬文的贡献最为显著, 不仅主持了这方面的几个重点项目, 如

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民俗学概论”和“中国民俗史”等, 而且写下一系列重要论著。他提出

的“民间文艺学是特殊的文艺学”、“民俗文化学”和“建立中国民俗学派”等重要观点或学

术主张, 是近 20 几年来他在探索中取得成功的几个阶段性标志, 体现了学术思想的一再发展

与升华。钟敬文在 1981 年明确指出, 由于民间文学与一般作家文学比较起来有自己的特点,

因此研究它的民间文艺学, “是一种‘特殊的文艺学’——跟‘作家文艺学’有共同点也有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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异点的文艺学”①。这一基本观点, 与以前多次讨论过的“民间文学是特殊的文学”稍有不同,

却是经过长期的研究实践而慎重提出的。早在 1935 年, 钟敬文就发表过《民间文艺学的建

设》的论文, 算起来已有近半个世纪的时间, 但在 20 世纪 80 年代, 民间文艺学由于深入反

思和总结了正反两方面的经验, 才可以说真正地形成了比较完善的理论体系。例如对于民间

文学的特征、民间文学与社会生活的关系、民间歌手和故事讲述家的作用等问题的认识, 都

达到了新的高度或有了新的突破。“民间文艺学是特殊的文艺学”这一基本观点, 还支持了在

民间文艺学与民俗学之间建立紧密联系, 也就是说从生活文化的角度来看, 可以将民间文学

视为民俗的重要组成部分, 并可以统一起来给予研究。钟敬文于 1980- 1981 年发表的《论民

族志在古典神话研究上的作用》和《刘三姐传说试论》, 就是在当时进行这种研究的成功范例。

1991 年, 在民俗学恢复 10 年以后, 钟敬文提出了“作为文化现象的民俗”的观点和建立“民

俗文化学”的主张, 这方面的论述都被收入稍后出版的《民俗文化学: 梗概与兴起》一书中。

钟敬文在关于民俗学总体结构思考的基础上, 阐明了民俗学在中国文化整体研究当中的重要

地位, 同时也在民俗学方法论的探讨上发表了深刻意见。此外, 由于论述当中已包含着对中

国民俗学产生的时代背景、历史渊源、研究特点等进一步的考察, 因而就为几年后提出“建

立中国民俗学派”主张做好了理论的准备②。1998 年底, 钟敬文在中国民俗学会第四次代表

大会上正式发表了“建立中国民俗学派”的演讲, 2000 年出版了同名专著, 引起了民俗学界

广泛的反响。笔者认为, 这一学术主张的基本精神可以概括为: 用中国学者的科学理性及人

文眼光来研究中国民俗的实际, 由此而建立在世界民俗学之林中的中国民俗学派③。这是钟敬

文晚年留给下一代民俗学人思考的中心题目, 事关中国民俗学未来的发展方向, 或许需要深

入的实践和时间的检验才能深明其意义。

在另一方面, 学科点在民俗专题或个案的实证性研究方面也取得了较快的进展, 承担了

一些重要项目和取得了一些有较大影响的成果。它们的意义和价值, 既是对基础理论建设的

检验与充实, 也是对民俗学各个研究方向的开拓与掘进, 都值得充分给予肯定。钟敬文在这

方面同样作出了突出的贡献, 他在神话、传说、故事及学术史个案问题等研究领域都发表了

出色的论文。如获得首届国家级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成果一等奖的《洪水后兄妹再殖人类

神话》, 对于中外学界关于这一神话所讨论的若干重要问题做出了精辟的分析和判断。再如

《中日民间故事比较泛说》、《“五四”时期民俗文化学的兴起》以及上文提过的论著等, 都产

生很大的学术影响。值得指出的是, 由于年龄的关系, 他已准备多年的几项研究课题只得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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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③ 钟敬文的认识大体是: 从先秦到现代, 中国人对民俗的理性认识有“观风知政”或知识分子依恋民

俗而想象理想社会模式等特点, 但这种“中国人用自己的眼睛、心灵、情感、人生经历和学理知识
来创造的学问, 是中国人自己在描述自己的民俗志”, 因而是值得珍视的遗产; “五四”以来诞生的
中国现代民俗学尽管是借鉴了外国的理论, 但始终还是有中国的特点; 今天, 面对中外现代文化科
学的交流、碰撞、融会和矛盾, “是否需要升上一面旗帜, 说我们的民俗学就是中国学派?”这是民
俗学该如何发展的带有根本性质的问题。 (《建立中国民俗学派》第 11- 26 页, 黑龙江教育出版社
2000 年版)。

参见拙文《钟敬文“民俗文化学”的学科性质及方法论意义》,《北京师范大学学报》2002 年第 2 期。

《加强民间文艺学的研究工作——代卷头语》, 钟敬文主编《民间文艺学文丛》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1982 年。



导研究生来完成, 但成果中也包含了他的心血①。当然, 他悉心指导的很多博士、硕士论文也

大多属于这种性质的研究, 并取得了成功。张紫晨关于民间戏曲、宗教信仰, 许钰关于故事、

传说, 潜明兹关于史诗、神话, 陈子艾关于歌谣、少数民族风俗等等各有重点的的研究, 也

共同构成了本学科在实证研究方面的领域。

近 10 多年, 以中青年为主, 承担了“中国农村变革中的民俗文化与民间文艺”、“转型期

的民俗文化研究”、“近世中原民俗志与下层文化建设”、“华北庙会文化研究”、“当代民间口

承神话的传承和变异”、“明清北京城市空间研究”等部级项目, “华北水资源与社会组织”、

“村落民俗志研究”等国际合作项目, 还有两岸合作的关于中国“底边社会”民俗的调研项目。

这些研究大部分是以田野作业为基础, 有的也强调对文献资料的挖掘和整理, 都要求在深入

调查、体验民众生活和详细地掌握资料的基础上, 进行民俗学的深刻分析与思考。钟敬文常

说, 田野作业是民俗学的“看家本领”。近 20 几年来, 在他的倡导和张紫晨、陈子艾等率先

实践的影响下, 我们的调查工作, 已经超越了 80 年代以前以搜集、记录口头文本为目的的

“采风”形式, 而真正成为“实地研究”意义上的科学手段。学科点的这一变化, 使我们在研

究上积累了更多的实际经验和增长了更多的理性认识, 体现了当代民俗学的发展趋势。近年

来先后出版的一批反映这种研究风格的著作, 如杨利慧的《女娲神话及其信仰》、《女娲溯

源》、董晓萍与美国学者合作的《乡村戏曲表演与中国现代民众》、万建中的《解读禁忌——

中国神话、传说和故事中的禁忌主题》、赵世瑜的《狂欢与庙会》等, 不仅在对于民俗事象的

描述上更为全面, 而且在理论方法上也有新的建树, 其中赵世瑜的研究具有将民俗学和历史

学结合的特长。刘铁梁、董晓萍还写了比较多的民俗志文章, 如《传统乡村社会中家庭的权

益与地位》、《华北说唱经卷研究》等, 也结合实地调查研究的经验发表了《村落: 民俗传承

的生活空间》、《民俗志式田野作业中的学者观念》等论文, 分别提出了: 作为民俗传承生活

空间的村落研究的重要性、民俗志研究方式的逻辑和目标等观点或主张。

综合来看, 学科点在研究实践的过程中已经形成以下四个学术特色: 11 基础理论研究和

实证研究并重, 二者互相促进和协调发展。具体来说目前主要有三个大的研究方向, 就是理

论民俗学、历史民俗与民俗志学、民间文艺学, 体现了我们对民俗学进行整体建设的意识。21
坚持学术创新, 注重对中国民俗文化及民众生活进行深入的调查研究, 对民俗学理论方法进

行不懈的探索。从风气上可明显看出, 一是强调自觉观察民众无比丰富的文化创造及其纷繁

变化, 大力开展田野作业, 做到不断有所发现; 二是在教学科研工作中努力营造学术创新气

氛和严肃治学的环境。31 注重学科的交叉与合作。中国的民俗学, 与本土历史上关注民族民

间的学术传统保持着天然联系, 也与多种现代社会科学有交叉合作的关系。我们在发挥民俗

学自身长处的同时, 注意运用历史学理论方法, 也吸收社会学、民族学、人类学、文艺学等

相邻科学的理论方法, 以期对民俗事象做出深入认识和描述。41 关注现实, 服务社会。这是

需要补充说明的一点。学科点长期积极参加“民间文学集成”的工作, 最近正参与和配合

“中国民间文化遗产抢救工程”项目; 我们也担负了北京和某些地方的民俗学应用研究项目;

师生们写出的许多报告、论文和著作, 由于包含对现实问题的观察和解释, 因而具有为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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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如程蔷的《中国识宝传说研究》、杨利慧的女娲神话研究、刘宗迪的《山海经》研究、赵宗福的西王
母神话研究等。



服务的巨大潜力。

三、教学改革和对人才培养模式的探索

“九五”期间, 教研室两次获得北京市高等教育教学成果一等奖; 2001 年, 教改项目“中

国民俗学科的创建与实践”获得国家级高校教学成果一等奖; 此外, 钟敬文和杨利慧分别获

国家级优秀教师奖。我们能取得这些成绩, 离不开“科教兴国”的大环境和北师大“百年老

校, 再铸辉煌”的小环境, 但是一代宗师钟敬文的核心作用和榜样的力量也是极为重要的原

因。在他的带动下, 我们在开拓学科研究领域的同时, 把人才培养作为中心任务, 坚持以教

学改革推动学科的全面建设, 因而才达到教学和科研双丰收的目的。在此一过程中, 我们加

强了本科的民俗学教学。现在, “民间文学概论”是中文系必修课程, “民俗学”和“神话

学”分别是必选课和选修课, “民俗学”还在全校和跨学校开设选修课。这就为学生认识民族

民间传统文化, 学习研究这种文化的科学知识提供了比较优良的条件。我们更进一步加强了

专业研究生的教学, 经过数年的奋斗初步建立起民俗学博士、硕士研究生的培养模式, 在全

国高校率先成为具有完整教学科研体制的民俗学人才培养单位。

“八五”期间的教学改革完成了由民间文学向民俗学拓展的课程设置任务, “九五”期间

继续加大教改力度, 目的是在加强本科和研究生教学基础上, 使博士、硕士培养数量大幅度

增加, 质量明显提高。改革的具体内容包括: 11 包括民俗学自身和相关学科在内的研究生课

程得到设置, 以拓宽教学的知识结构; 21 田野作业、读书讨论等科研能力的训练得以强化; 31
特别处理好理论与实际、田野作业与掌握文献、基础与创新等三组关系。首先, 我们着眼于

知识结构的完善, 设置了各种层次的课程, 主要有以下数种。硕士学位基础课:“中国社会——

文化史导论”、“文化社会学”、“民间文艺学导论”、“民俗学导论”等; 硕士学位专业课: “中

国民俗学史”、“民间社会制度研究”、“民俗学田野作业方法论”、“民间叙事文学”、“民间韵

文学”、“当代文化人类学专题”、“宗教民俗学”、“民间物质文化研究”等; 博士学位专业选

修课: “民俗学研究”、“中国民俗学史”、“外国民俗学史”、“民俗志学”等。其次, 田野作业

和读书汇报, 现在已作为训练基础研究能力的基本手段, 也是理论教学中不可缺少的方法。学

科点经常举行田野作业和读书的汇报会, 促进学生走向田野和广泛阅读参考文献, 并在讨论

中增长学识。有些课程如“田野作业方法论”、“民俗志学”、“宗教民俗学”等, 在讲课的中

间就尽量安排实地调查研究活动。再次, 上述“三组关系”的强调, 是为了对学生在学习中

可能发生的偏颇及时加以纠正, 使学生真正养成良好的学风, 形成合理的知识结构和具备较

高的研究能力。总之, 教学改革是从实际出发, 突出解决一些主要问题, 以达到提高培养质

量的目的。同时, 也是贯彻了教书先育人的精神, 使学生在专业学习中, 能够密切联系生活

实际, 在思想感情上与人民群众息息相通, 在实践上坚持实事求是的精神。

近 20 几年来, 从学科点毕业的硕士研究生总数 71 人, 博士研究生总数 31 人。研究生培

养数量在“九五”之初进入高峰, 其中博士生数量增长较快, 毕业人数是“八五”期间的 2 倍,

少数民族比例增长 3 倍, 答辩评定的优秀率在 80% 以上。他们已在各高校、科研机构很快发

挥重要作用, 无论是以往的还是新近被批准的民俗学硕士点上, 有很多学术带头人都是北师

大的研究生、进修教师和访问学者。其中不乏在学术上已有较高成就的年轻人。目前在读博

士生保持在 20 人以上, 硕士生保持在近 30 人左右。这些都说明, 学科点在人才培养方面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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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民俗学的发展做出了突出贡献。

从这些成绩和前述学术特色的背后, 还可以看出本学科点所具有的优势, 主要是在三个

方面: 11 民俗学是比较新兴的学科, 而在北师大却有相对长久的历史, 拥有很多经验和宝贵

的传统。21 梯队力量正发展壮大, 年轻学术带头人已占多数, 起了顶梁柱作用, 整体力量在

国内同行中属于雄厚。31 在国家、学校的长期支持下, 在资料、实物和设备等条件方面已具

有良好基础, 现有藏书 25 000 册的专业资料室, 有用于田野作业的大型现代化设备, 建有一

个以民间工艺美术品为主的民间文化陈列馆等。这些都是有利于高效优质地培养人才的条件。

但是, 也必须看到, 已有的成绩和优势, 并不能说明今后。在钟敬文教授离开我们之后的今

天, 如何将学科建设继续推向前进, 已是摆在我们面前必须回答的问题。

四、关于学科今后发展的认识

顺应时代要求、尊重学科发展规律、坚持学术创新的精神, 这不仅是学科以往能够取得

较大成绩的基本经验, 而且是今后能够继续前进的根本保证。学科必须要适应国家建设和科

学、教育发展的需要, 将整体地提高民俗学研究水平和加快培养高质量民俗学专业人才作为

主要的奋斗目标, 以此带动各项具体工作的展开。由于继续被确定为全国高校重点学科, 这

就要求我们必须完成事先承诺的任务。学科点在“十五”期间的建设目标是: 在人才培养、科

研成果、学术活动、硬件建设和为社会服务等五个方面都取得显著进展, 全面建起学科未来

发展的坚实基础, 成为国内高等学校中最重要和在国际上知名的中国民俗学科。

为实现建设的目标, 首先, 要体察时代发展的脉搏, 做出可能更加有利于学科发展的部

署和安排。今天, 民俗学已经成为我国人文社会科学中的一支生力军, 但它的发展还必须适

应形势的变化。中国的经济建设已全面进入经济全球化进程, 社会主义现代化需要经济、社

会、文化等各个方面相互协调, 走上均衡和可持续发展的道路。文化建设上的任务显得更加

突出和艰巨, 一方面是中外文化的互相交流与抵制、渗透与冲击都明显加快, 如何保持民族

文化的性格和发扬民族精神, 成为人们更加普遍关切的问题; 另一方面是在加快经济发展的

过程中, 各地方面临着和自然生态的保护同等重要的文化生态的保护问题。因此, 像在改革

开放之初一样, 民俗学的发展又迎来了新的机遇和挑战。摆在我们面前的任务更加紧急。民

俗学者在加快理论研究的同时, 必须加紧对现时民间传承文化的抢救性调查; 还要积极履行

一项重要职责, 就是要在加强研究民俗历史与现状的基础上, 为普及科学文化和提高国民素

质, 补上民俗学面向社会进行教育的一课。总之, 学科需要主动适应形势的变化, 以获得自

身发展的条件和动力。

其次, 要在加强与社会生活密切联系的过程中, 进一步发扬理论研究和实证研究紧密结

合的传统, 加快学术整体创新的步伐。民俗学研究将可能在民间文化保护、抢救工程中作出

特别重要的贡献, 但这并不意味着应用性研究将高于一切, 学科的基础性建设工作也许将获

得更强大的推动力, 因为在保护和抢救民间文化的过程中, 我们可以得取学术研究的更多资

料和更多切身的感受, 还有作为学术理论源泉的民众智慧。实践证明, 民俗学的学术创新与

发展, 特别依赖于与生活密切联系的研究实践。例如, 在实地调查中我们将可能提出如下的

理论问题: 民俗生活的整体性、特定时空中民俗现象之间相互解释的可能性、民俗文化特质

和实际存在形态的矛盾等。所以学科点有必要利用当前有利的条件, 进一步加强田野作业, 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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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起更为坚实的研究基础, 又增长理论方法创新的活力。

再次, 要深化教学改革, 把专业人才的培养提高到新的水平。民俗学研究面临着社会发

展的迫切需要, 因而加强本专业人才培养的工作就显得尤为重要。当前各种学术之间并非存

在深沟高垒的界限, 在人才的培养上也是如此, 只有不墨守成规, 才能取长补短而发展壮大。

因此, 本学科点应当继续以既独立又开放的态度, 着眼于知识结构的完备和研究能力的提高,

对培养方案及时加以检讨和弥补不足, 以利于不断提高博士、硕士研究生培养的质量。随着

社会的发展前进, 用人单位对我们输送的毕业生也会不断提出更高要求, 因此学科点不能满

足于现有的培养模式, 要根据社会需求, 适时地充实和修订教学内容、改进和完善教学方法。

特别是要强调理论联系实际, 加强对调查研究能力的训练, 以使学生在日后工作中能够适应

岗位任务的要求, 并得到长足的发展。

北师大民俗学在今后发展的道路上, 虽然可能遇到更多的困难, 但是只要我们认准合乎

社会进步潮流的前进方向, 发扬老一辈民俗学家的学术创新精神, 继续进行顽强的探索, 就

一定会拥有更加光辉的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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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v iew and Prev iew of the D isc ipl ine of Folklore a t BNU
L IU T ie- liang

(D ep t. of Ch inese L anguage and L iteratu re, BNU , Beijing 100875, Ch ina)

Abstract: T he teach ing and research group of fo lk lo re at BNU is the cen ter of the studies of fo lk lo re and

fo lk litera tu re and arts in Ch ina. It reached the h igher peak during the refo rm and open ing period since 1978.

U nder the leadersh ip of P rof. Zhong J ing- w en, the discip line transfo rm ed from the fo lk litera tu re to fo lk2
lo re. T he staff of the group p rovide w ith m any con tribu tions of new view s and academ ic perspectives, creat2
ing a new situation th rough the m utual imp rovem ent betw een theo retical and po sit ive studies, and estab lish2
ing a model of tra in ing of fo lk lo re researchers. T he basic experience is that the developm ent of the discip line

m ust comp ly w ith the requ irem ent of the tim es, respecting the law s of the discip line, and persist ing the aca2
dem ic innovation. T he featu res and the advan tages of the discip line roo t in the p ractice of con tinuous develop2
m ent and exp lo rat ion.

Key words: fo lk lo re; construction of the discip line; exp lo ita t ion; innovation; cu ltu ral construction;

chances; challeng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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